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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老京剧艺人的访谈

谭金麟口述徐剑雄整理

徐：谭先生，您好，很高兴能倾听您对自己几十年从艺生活的回忆。

谭：不敢称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京剧艺人。

徐：您是京剧世家啊，我在研究上海京剧过程中发现一些有关您和您先生以及您父亲的资料呢!

谭：可以说是京剧世家吧。我1923年7月8日出生于上海。父亲谭永奎，工武丑、三花脸，长期与

盖叫天合作，拿手戏为《三彷I：1》。我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姐姐没吃唱戏这碗饭，妹妹进了梨园，

工青衣花旦，叫谭芝麟。父亲跟盖叫天在舞台上合作20多年，姑父陈桂香也是唱京剧的，曾经到上海

来演唱过，因为没有拜客，在上海没唱红就回北方去了。

徐：现在很少人知道当年的京剧艺人拜客是怎么回事，您讲讲吧?

谭：在旧上海，京剧界有拜客风气，是不好的风气，但是也不是艺人们自己想去拜客啊，是没办法。

戏院都被流氓大亨所控制。票房和小报也对艺人的演出有影响。唱戏的要想成为红角，初来上海，必须

与黑社会大亨们、剧场老板合作，听从他们指挥，否则没办法在上海滩立足，轻则被迫离开上海，重则

丧命。

徐：常春恒就是因为不愿在天蟾唱戏得罪老板而遭暗算，周信芳、盖叫天因为不愿被老板控制而远

走他乡，被迫长期在上海以外演唱，他们都是上海有名的艺人，也身不由己，更不用说那些中下层艺人

了，他们更惨吧?

谭：是啊，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在共舞台演唱时，也得罪了黄金荣，被迫离开上海，到外地卖艺

谋生。事情的起因大概是这样的：当时戏院有不成文的规定，每年6、12两月是戏院生意冷清的时节，

老板为了赚钱，要求戏班各位演员必须给戏院老板“帮忙”，演唱后只给一半戏份，实际就是变相克扣

包银。这就菩了底层的小角色了，盖叫天包银每月有3000元，我父亲是较有名的武伶，包银120元，其

他武行角色有的只有36元、24元、20元、18元不等，这样低微的收入再扣去一半，他们难以养家糊H

的，生活艰难就可想而知了。我父亲和李德山等武行艺人于是成立武行会，团结起来抵制，拒绝给老板

“帮忙”。其他收入低微的角色也继起响应，拒绝给老板帮忙，这下可好，艺人们团结起来和老板对抗了。

各舞台老板很恼怒，眼见利益受损，决定要教训一下我父亲和李德山。当时我父亲他们正在法租界大马

路共舞台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很卖座。一天，演出结束后，后台老板把我父亲和李德山叫去，严

厉地责问武行会的事，说老板黄金荣已经发话，让他们离开共舞台，不准在上海搭班唱戏。还说这是黄

老板发慈悲，否则你二人就剐想活了。父亲在上海无法立足了，只好暂时和我们离别，避祸他乡，去跑

码头，到外地搭班，卖艺谋生。

徐：您父亲在外地卖艺谋生，您和母亲留在上海，生活一定很艰难mE?你们怎么生活呢?

谭：很艰难，可以说祸不单行，家恨国仇一起出现。我父亲离开上海．先后到过杭州、宁波、金华、

以及江西等地，颠沛流离，卖艺极端辛苦，社会动荡不安，穷人哪有心思看戏，有时十来天没生意，而

有时找到生意了，连续十几天不停顿地从这个地方奔到那个地方，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而我母亲

带着我们姐妹三个在家担惊受怕。积郁成疾，我们托人把情况告诉父亲，父亲得信后星夜兼程赶回上海，

千方百计从亲朋好友那里筹借一点钱为我母亲治病。父亲不能再到上海以外跑码头了，而家里还得依靠

他挣钱买米买油买菜啊，父亲硬着头皮，好说歹说找人帮忙进了更新舞台，辛辛苦苦只能每月挣几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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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都用在延医买药上。可母亲的病情并没好转，不久，母亲在无限的痛苦和牵挂中离开了人世，那年

我才6岁。

我家当年住在八仙桥。母亲去世后，更新舞台的一位好心的老武行艺人跟父亲说，由他老婆帮忙照

顾我们姐妹，让父亲安心上舞台。他们夫妇很善良，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日本鬼子侵略上海时，闸

北遭受日军狂轰乱炸，我家也被烧毁了，当时真是吓人，我很小，耳闻目睹的到处是浓烟和火光，是奔

逃的身影，是嚎啕大哭的声音，是叫骂声，是爆炸声。

徐：连续遭遇这样大的变故对你们真是太残酷了!

谭：谁也没料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家破人亡，就这样，家没了，母亲也走了，对我们姐妹而言太可

怜了。但父亲很坚强，遭受连续沉重打击的他并没有消沉，武伶出身的他还是带着我们挺过来了。母亲

去世后他一直没再结婚，把所有的爱给了我们姐妹三人，尽心尽力抚养我们长大成人，教会我们谋生的

技艺。可以说他自己一生辛劳，没有享受什么，1966年，父亲在南京去世。

徐：是啊，那个时代，很多人和您父亲一样付出了很多，但是很少能享受。您后来是怎么走上京剧

艺术表演的道路的呢?

谭：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吧。小时看到舞台上的花花绿绿的布景，生、旦、净、丑的精

彩表演，听到他们动听的唱念，这些使我对舞台表演戏充满向往。同时也是那个年代为生活所迫，学戏

可以找到一个谋生的饭碗。我8岁就开始学戏，白天经常到湖社练戏，晚上就在弄堂里继续练，还跟着

父亲到更新舞台练。父亲教我武生戏，我也跟姑父陈桂香学老生戏(姑父和姜妙香是师兄弟)，所以在

台上我武生老生都能演。学会几出戏后，为了减轻父亲负担，我开始应堂会戏。

徐：堂会戏当年在北京是很盛行的，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国都于南京，堂

会在北京一落千丈了。那当年上海的堂会很盛行吗?

谭：主要是有钱人家举办。一般小康之家有喜庆事，叫上几个票友唱唱就完了。而那些流氓大亨、

商人、大官们就要请名角了，杜月笙家祠堂落成庆典就举办过堂会，那才轰动呢。

徐：您什么时候正式登台的呢?

谭：我16岁正式登上舞台表演。在堂会戏中，我演戏中的小孩子，如Ⅸ三娘教子》、《桑园寄子》、

《逍遥津》中的小孩。当时上海人看京剧，一是喜欢旦角，=是喜欢童伶。我14岁开始在堂会戏中演主

角了，只能挣--N两元钱。15岁那年演《石秀探庄》，饰石秀，能挣5到20元钱了。堂会，锻炼了我，

开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学会了很多戏，也有了自己的几出拿手戏，其中，最擅长的是《石秀探庄》。1939

年，我16岁，进入天蟾舞台后面的长乐茶楼演唱，用艺名谭金霖。开始只是清唱，后来就粉墨登场，包

银每月120元。

徐：据我的研究，30、40年代，上海有像天蟾这样的大戏院，设备新，座位舒适，专演京剧，演唱

者是南北名伶，票价高，观众是有钱的中上层人士。除大戏院外，还有很多为中下层市民喜爱的小型剧

场。长乐是当时著名的小型剧场之一，小型剧场在当时上海相当热闹，常有很优秀的艺人在这里面脱颖

而出。在小型剧场有两类艺人：一为潦倒艺坛郁郁不得志的艺人，第二类则如您这样天赋聪明，刚刚踏

上鬻艺之途的新人。

谭：是这样的情况，我也是在长乐唱了一段时间，小有名气的。当时长乐的武生是我t老生是仇乐

弟，就是孟小冬的妹妹；旦角是周梅艳，人们都称我们是小型剧场隽才，个中翘楚。后来我们三人都跻

身大戏院了。我在长乐茶楼演了几个月，得到观众的好评。当时上海观众喜欢武戏，尤其是真刀真枪的

表演，我演的《武松杀嫂》在长乐很卖座，我扮演武松，做工精到，开打干净利索。我父亲长期和盖叫

天合作，所以我的武戏是宗盖老路子的，看起来有盖叫天的风格，很多小报写了捧我的文章，更有喜欢

我的戏的戏迷，称我是“女盖叫天”。这实在不敢当，只是观众喜欢我的戏，我的技艺怎好跟盖老比呢!

徐：您太谦虚了，作为女武生，你确实有自己的特色。我这里有当年剧评家写的有关您的剧评，我

读给您老听听，一份是《上海生活》(第3年第2期，1939年2月17日)刊登了爱萍室主的～篇文章《谭

金霖艺术不凡》，他这样说：“(谭金霖为)不可多得之佳材，无论唱念、神情、武工、身段，莫不边式

美观，规矩不火。据接近金霖的友人语余，《翠屏山》为其代表作之一，宜乎其演出如绘如画也，余观

其酒楼借刀一场酒醉时之愤怒，活描出拼命三郎之神情，工架老练，堪称脂粉队中之一绝材，耍刀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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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手矫健，使余疑其非女子身!⋯金霖以十余岁之女孩，有此身手，殊属难能可贵，而今埋没于茶
楼歌场，知音寥寥，岂不可叹也夫?”还有一篇是《申报*上的(1939年12月30日)署名辛人的Ⅸ周

梅艳、谭金霖印象记》，这篇文章写道：“谭金霖，芳龄还只有十九岁(应为16岁——整理者注)，是名

武伶谭永奎的掌珠，演武生戏，长靠短打都很出色，且是学成不久便在那里出演的。在武艺方面，如《杀

山》的刀，《探庄》的担，《刺巴杰》的剑，《蜈蚣岭》的拂，Ⅸ白水潍》的摔发等，垒都身手敏捷，十分

工稳，将来更加磨练工夫，定不难攀上最高的峰巅。她在下场以后，容色狭长而雪白，嘴唇是那么微厚

的，而眉清目秀，秀发如云，和那富有健美的修短适中的体干，也都充分表现着时代姑娘的美态。但就

这样看来，谁都只认为是一个女学生，不信她跳到舞台上去，竞又是位武艺高强，惯状英雄本色的女艺

人。”

谭：哦，那时的事情很多已经忘记了，谢谢你。我继续谈谈我后来的从艺生活吧。

在长乐茶楼唱满期后，我已小有名气。1940年受邀去宁波江北岸共舞台，那年17岁，包银每月450

元。演唱半年，卖座还挺好，只是后来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起来，日本军队又经常袭击，时局动荡，人心

不稳，戏院演唱受到影响，我也很担心，感到此地不可久留，决定离开宁波回上海，但是上海已经成了

孤岛。我不得已辗转去了苏卅|'在苏州开明大戏院演唱，白天折子戏，晚上演连台本戏，主要剧目有：

《西游记*、《火烧红莲寺*、《封神榜》，我演过唐僧、小孩等角色，当时和我同台的还有一个老生徐鸿培。

这一次在苏州一演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几乎日夜有戏，和很多京剧艺人同台演唱，学到了不少技艺，

也锻炼、提高了自己，作为一个武行演员，我的技艺日益走向成熟，能独挡一面了。

徐：旧时，很多成名的角都自己组班，你也单独组班吗?

谭：也试过，在南京。1942年，我离开苏州到南京，进入明星大戏院，包银1900元，当时李少春

刚离开明星大戏院，由我顶上去，文武老生都演，演过的戏有《捉放曹*、《两将军*、《空城计》、全本

《四郎探母》、《红鬃烈马》。起初，很多老前辈和老观众都怀疑我，一个19岁的姑娘能否演好这些戏中

的角色，这写角色对唱工、做工要求都很高，没有两下子是不行的。看了几场戏后，我的唱念做打都显

示出老到的功底，娴熟的演技终于使他们都信服了，因而在明星大戏院的演唱还是很叫座的。一个月后，

我被邀去宿县演唱，此地民风强悍，一些当地的地头蛇要我去陪酒，威胁说如不去就闹我的戏场。旧时

代艺人社会地位很低，常被权贵、黑恶势力欺压，我可咽不下这1：1恶，坚决不理会。

徐：看来您和您父亲一样，正直勇敢，不畏强暴，您拒绝了地头蛇要求，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真不容

易啊!

谭：实际上我也有些害怕，但是你怕，他们更肆无忌惮欺侮你，我想以后立足就得天不怕地不怕。

我演武松，就要有武松的勇敢，豁出去了。地头蛇恼羞成怒，伺机报复。一天傍晚，当我正在戏院演唱

《摩天岭》中薛仁贵探山时，一群人忽然冲进戏院来，向台上扔东西，喝倒彩，大闹一通，搅乱了整个

戏院。在宿县无法演唱了，我就到无锡、常州等地演唱，这些地方都在敌伪统治下，社会秩序混乱，艺

人无立足之地，时刻都遭受伪军、流氓无赖之徒的骚扰、讹诈、欺侮。无奈之下，在外漂泊了3年，我

又回到了上海。

徐：回上海后，你还继续登台唱戏吗?

谭：继续唱了两年。我回上海已经22岁了，凭我的技艺不用再进小型剧场了，我的妹妹谭芝麟一

直在中国大戏院演唱，我回上海后也进了中国大戏院。中国大戏院是黄金荣当老板的，我进戏院时，黄

金荣问我：“是不是谭老五的闺女呀?”意思是要我求他照顾，但我脾气很倔强，不理会，心想一个上

海滩的闻人犯不着与一个小角色为难吧。当时在中国大戏院登台的还有老生林树森、小三麻子，旦角张

淑娴、曹慧麟、美蓉草，武生有王小舫，我演的是武花旦。

徐：听说您的丈夫也是海上名票，是京剧使你们走到一起的uE?

谭：对，是这样。我们是在上海大戏院出演期间结识的。他叫郭修倘，就是郭正懋(惰修是艺名)，

他当时是上海著名麒派老生票友。那时当票友有两个条件：一是家境殷实，有票戏资本，二是有文化，

懂戏，能研究戏。郭正懋祖籍浙江宁海，出生于殷实的商人家庭，郭的父亲和叔叔在上海开有五金工厂。

郭正懋先在洋人开设的哈同公学读书，后就读于正风文学院，毕业后进洋行学习金融，后来脱离洋行自

己开办钱庄。郭正懋小时就嗜好京剧，十三四岁时学戏，成年后结识了许多著名京剧演员，郭是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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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海票界中享有盛名的做派老生。他会戏很多，文学修养极深，爱好广泛，你看，这墙上挂的是他以

及他的好友们的字画。

徐：哦!确实不同凡俗。据我所知，一般来说，票友剧学修养比京剧艺人深厚，因而京剧艺人都愿

意请教票友。您也得到郭先生不少指教吧?

谭：对，我们就是在互相交流京剧表演中加深了解的。不光是我向他请教，其他很多京剧名危曾阏

艺于他，如马连良曾与他探讨京剧服装改良问题，周信芳、林树森等常与他切磋技艺。周信芳很赞赏他

在《雪拥蓝关》中的唱做工夫。我结识郭正懋，也算遇到了知音，对我技艺的改进有很大帮助。我们1947

年结婚，婚后，暂时停止了在舞台的演唱生涯，解放后，我重新登上舞台。

[口述者简介】谭金麟，京剧表演艺术家。

【整理者简介】徐剑雄，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234

(责任编辑：高俊)

(上接第10页)认识雷士德学校的老师才知道这个学校的，自己来看过之后，也觉得很满意。后来我和

学校的英国校长也很要好，甚至和他的女儿也很熟悉。有一次我们早上到虹桥去骑马，碰到一个英国小

姐，便和她攀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Newson。我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原来她就是我们威严的

英国校长的女儿!校长非常严肃，学生和他谈话，都必须首先大声回答：“Yes Sir!”态度相当恭敬。

我因为自己喜欢语言，觉得语言还是很有用的。在美国，我退休后到中学做代课，样样都行，无论

是科学还是别的方面。我懂7国语言，有一年想到俄罗斯去旅游，我就到大学里学了两年俄语，然后再

去莫斯科，我觉得这样才能有所交流。有人问我，7国语言会不会搞错，我说不会，因为我喜欢语言。

当时在雷士德学校读了两年日语，原来我不肯学，后来我发觉日语和中文很像，完全参照中文。学了以

后还真派上用场了，我们家的工厂里缺煤，我父亲就说你当我的翻译，我们到日本军部去和他们谈判。

后来151本人果真给了我们几车煤，所以掌握好语言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还记得珍珠港战役后，雷士德

学校被日本人接收，日本校长要我们欢呼三次“天皇陛下万岁”。大家当然不愿意，只好勉强敷衍了事。

后来几个讲广东话的同学想出一条妙计，日语“万岁”与粤语“笨仔”发音酷似，可以混用。于是以后

每次欢呼“笨仔”，我们自然十分热烈，日本校长与学生各行各事，皆大欢喜。

[口述者简介】邓志雄，男，77岁，出生于上海，在雷士德学校完成了初中、高中课程，进入圣约

翰大学学习两年后，于1947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定居美国，长期从事纺织工业事业。

【整理者简介】房芸芳，馆员，上海市历史博物馆2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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